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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清华忆故人
○吴征镒（1937生物）

按：2011年4月24日，清华大学将迎

来她的百年华诞。为向世人展现老一代清

华名师大家的风采，清华校友总会编辑了

《清风华影——清华知名校友风采录》一

书。作为一本清华名家大师老照片集，该

书收录了清华建校以来在社会的政治、经

济、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中有重要影

响的40位已故知名校友的老照片共计900

余幅，每人配以2000字的小传。本书照片

主要由校友亲属提供，许多照片是首次公

开。2011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是我国著名植物学家、2007年度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征镒院士为《清

风华影——清华知名校友风采录》所作的

序。现刊登于此，以飨读者。

清华立校，定下“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校训，这两句来自《周易》乾、坤二

卦的象辞，成为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的座右

铭，规范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为人治学的

行为，塑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国家精英。

我虽为清华学子，但与始建清华的老

一代清华人相比，自惭形秽。在40位收载

于本书的清华校友中，我比较熟知的有梅

贻琦、朱自清、闻一多、周培源、吴晗、

费孝通、钱三强、华罗庚、吴有训、赵九

章、汤佩松等，他们是我的师辈或师兼

友，是我治学为人的榜样。

梅贻琦校长在西南联大时，集成北

大、清华、南开的教授们，在昆明这个并

非平静的抗战后方，办起一流的大学，育

学子千百，后多成国家栋梁，在中国教育

史上是一件堪称丰碑的大事。抗战时期，

教师、学生驱寇保家的热情，毋庸置疑；

抗战胜利后，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学运

更是如火如荼。梅校长对待学运如蔡元

培校长一样兼容并包，视学子如儿女，

赢得教授们、员工们和学生们的理解、

支持，也是梅校长处世待人高尚风格的

体现。

朱自清先生出生于海州，长大于扬

州，1946年他写了一篇《我是扬州人》的

散文，我和朱先生还是同乡呢！朱先生扬

州八中毕业，扬州八中就是扬州中学的前

身，这样我们还是扬州中学先后入学的校

友。1933年，我赴沪上考清华，意学生

物，那年的国文考试有一篇写游记的试

题，我根据自己在扬州、镇江、无锡、苏

州等地郊游旅行的感悟，仿照王维《山中

吴征镒院士（2000年6月8日，张祖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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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裴秀才迪书》的意境和格调，写了一篇

短游记交卷，谁知判卷的竟是朱自清先

生。或许我写下的这篇短游记正好中了他

当时正在写《欧游杂记》的“房师”的意

想，朱老师给了我一个较高的分数，助我

如愿考上清华大学。抗战胜利，复员北

平，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学潮中，他

参加签名，声援学运，热情洋溢。朱先生

倾心编纂《闻一多全集》完稿后，心力交

瘁，极度衰弱，这位“宁可饿死，也不领

美国救济粮”的铮铮铁汉，因胃穿孔不治

与世长辞。朱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

大师巨匠，永远是后继者的楷模。

我早识闻一多先生，但最为难忘的有

二：一是和闻一多先生一道在南迁的“湘

黔滇旅行团”度过的三个月。1937年，我

清华生物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北大、清

华、南开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而长沙

已面临焦土抗战，风

雨飘摇，朝不保夕。

学校决定分三路迁往

昆明，能步行的组成

“湘黔滇旅行团”前

往昆明。那年，我刚

满21岁，也算辅导团

的一员，与闻一多、

李继侗等师辈朝夕相

处，闻师“长髯飘

洒”，一路用画笔记

日记。我们曾在荆棘

蔓草丛生的公路边围

坐小憩，讨论时局；

既曾共尝过一叶扁舟

渡过盘江的艰辛，也

曾在昆明大板桥溶洞

口石上闲话，还共在昆明大观楼唐继尧

铜像下忆旧。二是抗战胜利后，在昆明

“一二•一”运动中，闻先生在风雨如磐

的岁月里“拍案而起”，与国民党反动派

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继李公朴先生遇害

后，闻师也惨遭迫害，被枪杀于家门口。

各界群情激奋，时年47岁的闻师倒下了，

千百万师生站起来，让我激情写下“暗夜

风雷讯，前军落大星。轻生凭赤胆，赴死

见年青。大法无纲纪，元凶孰典刑？”的

悼句。闻师“前脚跨出门，后脚就不准备

跨进大门”以身殉职的伟大精神，永远鼓

舞着我前进。

1960年，周培源师与师母及其女儿一

道来昆，访问昆明植物所。昆明面晤，在

办公室接待周师一家，十分亲切，我们

谈及抗战期间在昆明遭受日本飞机轰炸

一起逃难的往事，回忆周师与陈岱孙、

湘黔滇旅行团教师辅导团成员合影。自左至右：李嘉言、毛应斗、
李继侗、许维遹、黄钰生（黄子坚）、闻一多、袁复礼、曾昭抡、吴征
镒、郭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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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侗二师在昆明西山倒石头下小村合

住一个农家小院的旧事。周师任北大校

长前，我曾奉教育部之命到燕南园家中

劝驾赴任。

我和吴晗相识于西南联大，他和闻一

多都是民盟的骨干。经闻一多、吴晗的介

绍，我先是参加“十一学会”，时常参与

读书讨论。1945年，他们介绍我加入中国

民主同盟。吴晗是我思想和行动加入革命

行列的引路人。我在北京植物研究所任副

所长时，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为了植物

园选址事，他亲自陪同我们在北京各地选

址，非常关心科学事业建设。后来历经坎

坷，吴晗含冤而故，他为之奋斗和建设的

新中国，时逢改革开放的盛世，国家展现

在世界之林，可告慰生死因缘、一门忠烈

的吴晗一家。

费孝通先生和我属同时代的清华人。

早年他与夫人一道到广西作社会考察，就

崭露头角了。西南联大时期，我和他的老

师李景汉先生一道到滇西做过考察。在民

盟里，我和费孝通经常在昆明唐家花园读

书会一起学习讨论。“文革”之后，费孝

通先生来到昆明，我们在昆明植物研究所

会面，愉快交谈。

中科院成立初期，我和华罗庚、赵九

章都在科学院工作。1953年，我们一道参

加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由西伯利亚

大铁路达莫斯科，访问基辅、列宁格勒、

新西伯利亚城、塔什干，接触过众多的苏

联科学研究所。华罗庚、赵九章是名士

派，所到各所，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

则是有闻必录。考察回国后，我们又一起

在长春作总结，历时一月整。

吴有训是科学院初期的副院长，他和

竺可桢都是我敬重的老领导。吴副院长平

易近人，到院里开会，时有机会见面或交

谈，印象深刻。

钱三强从法国留学归来，时北京学运

活跃，他投入学运之中，我们是在学运中

相识。在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他任院计

划局局长，我的好友王志华任副局长。到

科学院办事，免不了要向他们二位汇报植

物研究所的情况，时有会面。三强的夫人

何泽慧到昆明来，我们也常相聚。

汤佩松年长我13岁，是我的老师、领

导和学长。汤师出自名校、名门、名师，

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先驱之一。在植物的

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和固氮作用三方面都

有新创建。在北京的植物研究所，我们是

同事。他体魄健壮，思维敏锐，是一位很

称职的所长，对植物所的建设和发展功不

可没。

我是出生在九江，长大在扬州，成人

在北京，终身在昆明的典型的“三门”

（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信奉的

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与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一脉相承。清华百年校庆之际，

将百年学府的文史巨匠、科学泰斗汇聚于

《清风华影——清华知名校友风采录》之

中，为后继者奉送一份珍贵的历史的鲜活

形象，将有益于让所有清华人都铭记先驱

的功绩，让所有清华人都铭记“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我年至九十有

五，欣逢母校百年校庆，幸哉！愿与所有

清华人一道，在校训的指引下，随时代步

伐前进。

是为序。

2010年9月1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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